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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風
也等你
張士杰

春天走了很遠
才到這裡
你也走了很遠

晾衣繩上
那件藍布衫
還在滴水
時間從指縫漏下

像黃昏輕輕叩門

野草越長越高
高過我們
曾經的對話
我學會用火柴
生火
煮一鍋稀粥
等晚風
把它吹涼

其實
我等的不是風
是你推門時
帶進來的
那陣熟悉的
塵土的味道

夏日蟲趣
黃連芬

老家的庭院，午後的陽光透過繁茂的

龍眼樹，灑下斑駁的光影。堂哥抬手從枝

頭捉下一隻臭屁蟲，用牙籤插入蟲腿，遞

給了兒子。小傢伙隨即停下手中動作，小

心翼翼地接過牙籤，目不轉睛地盯著不停

振翅的臭屁蟲，一臉的好奇與欣喜。望著

他專注的模樣，塵封在記憶深處的夏日往

事，一下子翻湧上來。

兒時的鄉間盛夏，蟬鳴在樹梢此起

彼伏。日頭格外毒辣，空氣也總被曬得灼

熱。可我們這群孩子，全然不怕炎炎烈

日。放學丟下書包，第一件事便是扛起自

製的捕蟲工具：一根長長的竹竿，頂端套

著截去底部的礦泉水瓶，三五結伴，奔向

前院的龍眼樹。龍眼樹下，便是我們夏日

嬉戲的主戰場。

臭屁蟲最愛棲息在一簇簇龍眼花上。

我們躡手躡腳舉著竹竿，慢慢靠近花團，

將瓶口穩穩罩住，輕輕一探，藏在花叢裡

的臭屁蟲便紛紛落進瓶中。偶爾動作稍有

偏差，警覺的小蟲便會噴出黃褐色汁液，

一股淡淡的腥氣隨之散開，沾在皮膚上數

日才能褪去。即便如此，我們依舊穿梭在

樹蔭下，樂此不疲地捕捉，直到瓶子被塞

得滿滿當當，才肯歇手。

小小的臭屁蟲，被我們玩出了不少

花樣。用細線拴住蟲腿，抬手放飛，就像

牽著一隻迷你風箏；找來細枝搭成簡易T

字架，「一字」兩端各拴一隻蟲，豎著

插進竹筒，輕輕搖晃，兩隻蟲子齊齊扇動

翅膀，一架別緻的「小蟲風車」便悠悠轉

動。而最讓我們心心唸唸的，還是它的獨

有滋味。鍋裡熱油，剪去臭屁蟲的頭與翅

膀，下鍋撒上粗鹽翻炒，片刻功夫，鮮香

便飄滿整間屋子。蟲殼酥脆，內裡肉質鮮

香獨特，圍在灶台邊的我們，你爭我搶，

連手指上的餘香都不放過。

夏趣不止于此，待到稻穀收割的時

節，田間的禾蝦便是另一道解饞好物。大

片稻穗之中，藏著成群的禾蝦。待到稻叢

被割到只剩一角，無處躲藏的禾蝦撲稜著

翅膀四下飛竄。守候多時的我們立刻圍

攏，左攔右撲，不一會兒便能滿載而歸。

不需要複雜的烹飪，直接扔到火堆裡烤，

那焦香酥脆的味道，簡直勝過萬千零食。

鄉野之間，形形色色的小蟲，都是我

們的樂趣源泉。

龍眼樹上的長鼻蠟蟬模樣俊俏，紅

翅鑲著翠綠紋路，長長的口器高高翹起，

宛如神氣的小騎士；苦楝樹上的牛角蟲威

風凜凜，黑亮的外殼點綴著白斑，頭頂一

對彎曲硬角，握在掌心沉甸甸的，能清晰

感受到它奮力蹬踏的力道；還有通體翠綠

的打鐵蟲，模樣憨態可掬，一經觸碰便直

挺挺裝死，待旁人放鬆戒備，猛地翻身躍

起，伴著「噠」的脆響，總能惹來陣陣驚

歎。

記憶裡的夏天，彷彿漫長無邊。我們

整日流連在鄉野之間捉蟲子，在陽光下肆

意奔跑嬉鬧。直到暮色降臨，裊裊炊煙飄

過屋頂，母親悠長的呼喚聲傳來，我們才

戀戀不捨地收起玩鬧，慢悠悠踏上歸家的

路。

時代悄然變遷，如今村裡的孩童，大

多守在屏幕前度日，電視、手機成了日常

陪伴。市面上零食種類繁多，卻再也嘗不

出當年爆炒小蟲的淳樸鮮香；網絡世界精

彩紛呈，也比不上昔日觀察小蟲打鬧、田

間追逐奔跑的簡單快樂。

夕陽西下，將龍眼樹的影子拉得悠

長。我站在樹下豁然懂得，那些難忘的夏

日歡愉，從來不是因為小蟲有多特別，而

是年少的我們，擁有最純粹的好奇心。願

意為一隻慢行的蝸牛駐足，敢于在滾燙的

陽光下盡情奔跑，篤定一根簡單的竹竿，

便能留住一整個盛夏的溫柔。

蟬鳴依舊，稻香依稀，只是那段伴著

蟲鳴、肆意撒歡的舊時光，終究留在了回

不去的往昔，成為心底一段溫潤綿長的回

憶。

夏綠潑潑來
白麗霞

你留心過嗎？夏天是一潑一潑濃起來的。季節的巨匠彷彿收起

了春日裡小心翼翼的工筆，換上了一支飽蘸濃墨的巨大刷子，在天

地這張宣紙上，開始了無所顧忌的潑灑。

四季的畫卷行進至此，已從清新婉約的小品，切換成了色彩濃

烈的油畫。

春之筆時而惜墨如金，畫出「草色遙看近卻無」的朦朧；而夏

之筆，則全然是另一番氣象——它時而傾盆大雨般潑墨如水，時而

濃墨重彩地堆疊塗抹。夏天的綠，不是一寸一寸描畫出來的，而是

一潑一潑傾倒出來的，濃郁得要從葉子上滴下來。

夏天的第一抹深綠，無疑是駐紮在梧桐葉上的。雖然古人說

「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但在盛夏，梧桐卻是最早撐起一方

濃蔭的勇士。

立夏剛過，那巴掌大的葉片便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膨脹、變厚，

從嫩綠轉為翠綠，再從翠綠沉澱為墨綠。那樣的綠，濃得化不開，

站在樹下抬頭看，陽光被切割成細碎的金箔，透過層層疊疊的葉片

灑下來，在地上印出一片晃動的碎影。這綠，不再是春天的試探與

羞澀，而是一種宣告——宣告著生長的權力，宣告著生命最旺盛的

爆發期已經到來。

你能感覺到季節之筆的豪放與鋪張，這正是夏天的脾性。它

不像春天那樣輕聲細語，而是扯著嗓子告訴你：萬物瘋長的時候到

了！你看那庭院裡的老槐樹，主幹粗壯，枝椏橫斜，每一根枝條上

都掛滿了沉甸甸的綠。那不是單薄的綠，而是千枝萬葉堆疊出的綠

之堡壘。王安石說「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這「綠

陰」二字，便是夏天最精準的註腳。春天的綠是「淺草才能沒馬
蹄」，夏天的綠則是「綠樹濃陰夏日長」，一字之差，境界全出。

每年夏天，我都會被這鋪天蓋地的綠意「淹沒」。有一件趣
事，你可以嘗試在同一棵大樹下，每隔十天拍一張照片。當你把照
片連成一組滑動觀看時，會發現夏天的綠是在瘋狂「吞噬」空間。
今天還是稀疏的枝幹，明天就已被濃密的葉片遮蔽；今天的葉子
還透著光亮，明天的葉子就已在背光處呈現出深沉的墨色。夏綠寸
寸深，深得讓人透不過氣，卻又深得讓人心安。這綠，是蟬鳴的舞
台，是鳥雀的迷宮，是酷暑裡唯一的清涼避難所。

夏天裡，每一處角落的綠意都是一潑一潑漲起來的。池塘裡
的荷葉，初生時只是尖尖一角，羞答答地探出水面；沒過幾日，便
「啪」的一聲鋪滿了半個池塘，像千萬把綠傘同時撐開，連水面都
被擠得沒了空隙。

那些田田的葉子，層層疊疊，風過時翻起一片銀白的背面，
如同綠海中掀起的浪濤。你忍不住驚歎：「這夏天，真是綠得潑出
來了！」這份綠，不再是春天的柔弱纖細，而是一種野蠻生長的力
量，一種「我就是要佔領這個世界」的霸氣。

還有那滿山的松柏與雜樹，它們不像樹葉那樣張揚，卻用另一
種方式詮釋著夏日的深沉。遠山如黛，那「黛」色，便是夏天獨有
的蒼翠。它在正午烈日的暴曬下不低頭，在午後暴雨的沖刷下不褪
色，像一群沉默的衛士，守護著夏天最堅實的內核。

夏綠鋪展加深的過程，也是萬物在緊鑼密鼓地醞釀成熟的過
程。那綠意蔥蘢的背後，是桃李的甜美，是西瓜的沙瓤，是稻穀的
金黃。如果沒有這「潑潑」而來的深綠打底，秋天的豐收便成了無
源之水。

不要著急，讓我們跟隨夏天的節奏，

央視曝光「小作坊翻新牙刷」
近日，《財經調查》欄目接到消費者和

業內人士的舉報，市場上有一些牙刷生產企
業，涉嫌違規使用各類廢舊、回收塑料的原
料，製作一次性牙刷，並大量銷售進市場。

《財經調查》曝光小作坊翻新牙刷
劣質「回收料」牙刷流入市場
在揚州市江都區的一處小型廢品收購

站，場內堆積著各種廢舊塑料，有裝化學制
劑的白桶、家電上拆下來的舊面板、電風扇
的蓋子、破舊的輪滑鞋……

給廢品稱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
些回收塑料經過簡單粉碎後，會流向各類塑
料製品加工廠，其中相當一部分專門用來製
作牙刷。按這位工作人員的說法，裝過洗滌
劑、尿素的化工廢桶，沾染各類殘留物質，
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只
要加入顏料染色，就能解決廢舊塑料原料外
觀髒亂的問題。記者跟隨一輛收廢品的三輪
車，來到另一處廢品收購站，地上擺滿了回
收來的牙刷。只見一位工作人員坐在小板凳
上用砍刀，把牙刷頭一個個砍掉。

留下的舊刷桿，他們會按照顏色分揀，
隨後送往加工廠打碎，再次製成新的牙刷
柄。

用拖鞋邊角料做牙刷
小作坊現場觸目驚心
在江都區一個民房的後院，記者看到院

子裡散落著各種已經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
花花綠綠的包在塑料袋裡都沒有拆封。

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回收來的口罩，
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製作牙刷的

塑料顆粒，這類原料，行內人叫「回收料」
或者「回料」。

記者在這處院落中還看到了一堆一人多
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這些垃圾裡
面有已經看不出本來顏色的各種塑料布、蛇
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塑料繩。而負責人告
訴記者，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
原材料。

如此劣質的塑料垃圾，加工前沒有清
洗、消殺流程，僅經過高溫處理、簡單濾網
過濾……面對這些「回收料」的化學成分隱
患、衛生隱患，加工廠的負責人並不在乎。
由于原料雜亂，產出的回收塑料顏色斑駁，
並不統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最終都
會統一染成黑色對外售賣。

工廠的老闆說，這類低價「回料」，牙
刷廠一般不會單獨用來製作牙刷，而是按比
例摻進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大幅壓縮
生產成本。

在院子裡，記者看到了大量無紡布、
熔噴布、防護服邊角料隨處堆放，老闆說，
這些材料原本是生產口罩、醫用防護服的專
用原料，它們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製
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質是一樣的，他回收做成
「回收料」顆粒，利潤更大。

老闆給記者裝了一包他們加工好的塑
料顆粒，除了黃顏色，還可以用色粉調成紅
色、藍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
廠購買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顏色的
牙刷柄。

在另一家「回收料」加工廠裡，記者看

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廠製作拖鞋剩下的邊角
廢料。

一名工人站在高處，把拖鞋邊角料投進
攪拌機的漏斗裡，經過高溫處理，流出來的
液體在水槽裡凝固成細長的拉絲，在水槽末
端經過切割機切割，漏斗裡出來的就是一粒
粒白色的塑料顆粒。

老闆說，他的貨供不應求。這些正在裝
車的塑料顆粒，會直接拉到杭集鎮的牙刷廠
製作牙刷。

部分翻新牙刷流入酒店民宿
「回收料」一次性牙刷僅6分錢一支
按照生產廠家指點，記者來到揚州市廣

陵區杭盛科技園，這裡聚集了多家生產酒店
一次性用品的工廠。為了規避原料價格上漲
的壓力，不少小型工廠大量使用低價的回收
塑料，與新料混合生產牙刷，原料配比根據
牙刷定價彈性調整。

杭集牙刷工廠的負責人帶領記者參觀了
牙刷生產流水線。塑料顆粒從原料桶投入設
備，經過高溫熔融，再通過模具壓鑄，快速
成型為整排牙刷。

即便高溫能夠殺滅細菌，但回收塑料原
料成分繁雜，有化工廢桶、舊牙刷柄、拖鞋
邊角料、鞋拔子、垃圾袋，高溫可以殺菌，
但無法改變複雜的化學成分，廠家承認，其
實他們買回收原料品質全憑運氣，劣質原料
引髮質量問題時有發生。

廠家告訴記者，因為這類低價回收塑料
顆粒大多出自無資質小作坊，屬於「三無」
產品，拿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產

廠家自己都無法確保生產出來的每一批牙刷
質量都會合格。在這個工業園內，記者又找
到一款極致低價的一次性牙刷，出廠價僅六
分錢一支，廠家用的是秸稈加回收塑料混合
製作，以此來降低成本。園區內另一家工
廠，也在生產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這種超低價格的產品是行內的通貨，
也是行業內走量最大的主流產品。

翻新牙刷暗藏健康隱患
有害物質易滲入人體
廠家告訴記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

「回收料」製作，質地會變脆，在使用過程
中極容易在口腔裡斷裂。

在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這裡不少批
發商行主營酒店布草，同時兼營一次性牙具
批發業務，這裡的從業者坦言用「回料」做
的一次性牙刷質量不太好，確實容易斷。

在鄭州裕豐國際酒店用品城裡，情況大
同小異，市場內多數批發商戶都在銷售「回
收料」製作的牙刷，主要供給小型酒店與民
宿，質量堪憂。

長期從事預防醫學、環境科學研究的專
家潘小川告訴記者，使用這種「回料」製成
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風險不僅來源于原料本
身，反覆回收的塑料成分複雜，在高溫熔融
加工時，還會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質。一次
性牙刷使用時直接貼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
性好、血管密佈，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劑，原
料裡的各類有害物質極易滲入人體，長期使
用暗藏多重健康隱患。

<紅星新聞>


